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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24 岁，在生与死之间，他选择冲锋在前，在战
火洗礼中成长为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

31 岁，在小家与国家之间，他选择服从大局，
到偏远异乡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半个多世纪，无论顺境逆境，他选择淡然处
之，将英雄过往尘封在沧桑的记忆。

95 岁高龄，在新中国即将迎来 70 华诞之时，他
又一次挺直脊梁，向祖国和人民致以崇高军礼。

他，就是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
县有着 71 年党龄的老兵张富清。

在他心中，没有什么，比为国牺牲
更光荣；没有谁，比逝去的战友更值得
尊敬。党旗下的誓言，就是此生不渝的
初心

95 岁的离休干部张富清，又一次当上了“突击
队员”。这一次，是前所未有的任务——接受众多
媒体记者的采访。

不久前，在国家开展的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
作中，张富清深藏多年的赫赫战功引发关注。

2018 年 12 月 3 日，张富清的儿子张健全来到
来凤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询问退役军人信
息采集的具体要求。

回到家中，张健全问：“爸，国家成立退役军人
事务部，需要如实上报个人信息，你什么时间参的
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讲清楚。”

沉吟片刻，张富清说：“你去里屋，把我的那个
皮箱拿来。”

这只古铜色的皮箱，张富清带在身边已有 60
多年。锁头早就坏了，一直用尼龙绳绑着。依着
父亲的要求，张健全小心翼翼地开箱，把存在里面
的一个布包送到了县人社局。

打开一看，在场的人都震惊了：
一本立功证书，记录着张富清在解放战争时

立下的战功：军一等功一次，师一等功、二等功各
一次，团一等功一次，两次获“战斗英雄”称号。

一份由彭德怀、甘泗淇、张德生联名签署的报
功书，讲述张富清“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
敌”，荣获特等功。

一枚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奖章，镌刻着“人
民功臣”四个大字……

“哪里知道他立过大功哦。”老伴儿孙玉兰只
见到他满身的伤疤：“右身腋下，被燃烧弹灼烧，黑
乎乎一大片；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缝，一口牙齿
被枪弹震松……”

张富清一年四季几乎都戴着帽子，不是因为
怕冷，而是因为头部创伤留下后遗症，变天就痛。

左手拇指关节下，一块骨头不同寻常地外凸。
原因是负伤后包扎潦草、骨头变形，回不去了。

多次出生入死，张富清在最惨烈的永丰战役
中幸运地活了下来。

“永丰战役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取敌人碉
堡两个，缴机枪两挺，打退敌人数次反扑，坚持到
天明。我军进城消灭了敌人。”

这是张富清的立功证书上对永丰战役的记
载。1948 年 11 月，发生在陕西蒲城的这场拼杀，是
配合淮海战役的一次重要战役。

“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
阻，解放全中国就会受到影响。”入夜时分，上级指
挥员的动员，让张富清下定了决心。

张富清所在的连是突击连。他主动请缨，带
领另外两名战士组成突击小组，背上炸药包和手
榴弹，凌晨摸向敌军碉堡。

一路匍匐，张富清率先攀上城墙，又第一个向
着碉堡附近的空地跳下。四米多高的城墙，三四
十公斤的负重，张富清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跳下
去成功就成功了，不成功就牺牲了，牺牲也是光荣
的，是为党为人民牺牲的。

落地还没站稳，敌人围上来了，他端起冲锋枪
一阵扫射，一下子打倒七八个。突然，他感觉自己
的头被猛砸了一下，手一摸，满脸是血。

顾不上细想，他冲向碉堡，用刺刀在下面刨了
个坑，把八颗手榴弹和一个炸药包码在一起，一个
侧滚的同时，拉掉了手榴弹的拉环……

那一夜，张富清接连炸掉两座碉堡，他的一块
头皮被子弹掀起。另外两名突击队员下落不明，
突击连“一夜换了八个连长”……

真实的回忆太过惨烈，老人从不看关于战争
的影视剧。偶尔提及，他只零碎说起：“多数时候
没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
昼夜，睡觉都没有时间”“泪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虱
子大把地往下掉”……

很多人问：为什么要当突击队员？
张富清淡淡一笑：“我入党时宣过誓，为党为

人民我可以牺牲一切。”
轻描淡写的一句，却有惊心动魄的力量。
入伍后仅 4 个月，张富清因接连执行突击任务

作战勇猛，获得全连各党小组一致推荐，光荣地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一个小小的长工，是党和国家培养了我
啊！”时隔多年，张富清的感念发自肺腑，眼角泪湿。

出生在陕西汉中一个贫农家庭，张富清很小
就饱尝艰辛。父亲和大哥过早去世，母亲拉扯着
兄弟姊妹 4 个孩子，家中仅有张富清的二哥是壮劳
力。为了减轻家中负担，张富清十五六岁就当了
长工。

谁料，国民党将二哥抓了壮丁，张富清用自己换
回二哥，被关在乡联保处近两年，饱受欺凌。后被编
入国民党部队，身体瘦弱的他被指派做饭、喂马、洗
衣、打扫等杂役，稍有不慎就会遭到皮带抽打。

这样的生活苦不堪言，直到有一天，西北野战
军把国民党部队“包了饺子”，张富清随着四散的
人群遇到了人民解放军。

“我早已受够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我在老家
时就听地下工作者讲，共产党领导的是穷苦老百
姓的军队。”张富清没有选择回家，而是主动要求
加入了人民解放军。

信仰的种子，从此埋进了他的心中。
在团结友爱的集体中，一个曾经任人欺凌的青

年第一次强烈感受到平等的对待和温暖的情谊。
历经一次次血与火的考验，张富清彻底脱胎

换骨，为谁打仗、为什么打仗的信念在他的心中愈
发清晰。

“从立功记录看，老英雄九死一生，为什么不
想让人知道？”负责来凤县退役军人信息采集的聂
海波对张富清的战功钦佩不已，更对老人多年来
的“低调”十分不解。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多
少）都不在了，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
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
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啊……”面对追问，这位
饱经世事的老人哽咽了。

每一次，他提起战友就情难自已，任老伴儿帮
他抹去涌出的泪水：“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
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

亲如父兄，却阴阳永隔。在张富清心中，这种
伤痛绵延了太久。那是战友对战友的思念，更是
英雄对英雄的缅怀。

他把这份情寄托在那些军功章上。每到清明
时节，张富清都要把箱子里面的布包取出，一个人
打开、捧着，端详半天。家里人都不知道，他珍藏
的宝贝是个啥。

“我没有向任何人说过，党给我那么多荣誉，
这辈子已经很满足了。”如今，面对媒体的请求，老
人才舍得把那些军功章拿出来。

多年来，他只是小心翼翼地，把 1954 年“全国
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颁发的一个搪瓷缸，
摆在触手可及的地方。这只补了又补、不能再用
的缸子上，一面是天安门、和平鸽，一面写着：赠给
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祖国、保卫和平。

总会有人问：你为什么不怕死？
“有了坚定的信念，就不怕死……我情愿牺

牲，为全国的劳苦人民、为建立新中国牺牲，光荣，
死也值得。”

任凭岁月磨蚀，朴实纯粹的初心，滚烫依旧。

她哪里想到，离家千里去寻他，一
走就是大半生。在来凤这片毫无亲缘
的穷乡僻壤，印刻下一个好干部为民
奉献的情怀

1954 年冬，陕西汉中洋县马畅镇双庙村，19 岁
的妇女干部孙玉兰接到部队来信：张富清同志即
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昌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
学毕业，分配工作，等她前去完婚。

同村的孙玉兰此前只在张富清回乡探亲时见
过他一次。满腔热血的女共青团员，对这位大她
11 岁的解放军战士一见钟情。

少小离家，张富清多年在外征战。
1949年 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张富清随王震率

领的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先头部队深入新疆腹地，
一边继续剿灭土匪特务，一边修筑营房、屯垦开荒。

1953 年初，全军抽调优秀指战员抗美援朝，张
富清又一次主动请缨，从新疆向北京开拔。

待到整装待发，朝鲜战场传来准备签订停战
协议的消息。张富清又被部队送进防空部队文化
速成中学。

相隔两地，他求知若渴，她盼他归来。张富清
同孙玉兰简单的书信往来，让两颗同样追求进步
的心靠得更近。

“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部队来信
后，孙玉兰向身为农会主席的父亲袒露心声。

临近农历新年，孙玉兰掏出攒了多年的压岁
钱，扯了新布做了袄，背上几个馍就上路了。

搭上货车，翻过秦岭，再坐火车。从未出过远
门的她晕得呕了一路，呕出了血，见到心上人的时
候，腿肿了，手肿了，脸也肿了。

彼时，一个崭新的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
要大量建设人才。组织上对连职军官张富清说：
湖北省恩施地区条件艰苦，急需干部支援。

拿出地图一看，那是湖北西部边陲，张富清有
过一时犹豫。他心里惦记着部队，又想离家近些，
可是，面对组织的召唤，他好像又回到军令如山的
战场。

“国家把我培养出来，我这样想着自己的事
情，对得起党和人民吗？”“那么多战友牺牲了，要
是他们活着，一定会好好建设我们的新中国。”

张富清做了选择：“作为党锻炼培养的一名干
部，我应该坚决听党的话，不能和党讲价钱，党叫
我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哪里艰苦，我就应该到
哪里去。”

孙玉兰原以为，两人在武汉逛一阵子，就要回陕西
老家。谁知他说：组织上让我去恩施，你同我去吧。

这一去，便是一辈子。
从武昌乘汽车，上轮船，到了巴东，再坐货车……

一路颠簸，到恩施报到后，张富清又一次响应号
召，再连续坐车，到了更加偏远的来凤。

这是恩施最落后的山区。当一对风尘仆仆的
新人打开宿舍房门，发现屋里竟连床板都没有。

所有家当就是两人手头的几件行李——军校
时用过的一只皮箱、一床铺盖，半路上买的一个脸
盆，还有那只人民代表团慰问的搪瓷缸。

孙玉兰有些发懵，张富清却说：“这里苦，这里

累，这里条件差，共产党员不来，哪个来啊！在战
场上死都没有怕，我还能叫苦磨怕了？”

张 富 清 不 怕 苦 ，可 他 受 不 得 老 百 姓 吃 苦 。
来凤的很多干部都回忆说，无论在什么岗位，他总
是往最贫困的地方跑得最多，为困难群众想得
最多。

三胡区的粮食生产严重短缺。张富清到了三
胡，每个月都在社员家蹲个 20 来天，“先把最贫困
的人家生产搞起来，再把全队带起来”。

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士气很快上去
了，三胡区当年就转亏为盈，顺利完成了为国家供
粮、为百姓存粮的任务。

到卯洞公社任职，张富清又一头扎进不通电
不通水不通路的高洞。这是公社最偏远的管理
区，几十里地，山连着山，把村民与外界完全隔绝。

张富清暗想：“这是必须攻克的堡垒，要一边
领导社员生产，一边发动群众修路，从根本上解决
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为了修进入高洞的路，张富清四处奔走、申请
报批、借钱筹款、规划勘测……

约 5 公里长的路，有至少 3 公里在悬崖上，只
能炸开打通。张富清不仅要筹措资金、协调物资，
还要组织人手，发动群众。

有的社员“思路不大通”，认为修路耽误了生
产。张富清就住到社员家的柴房，铺点干草席地
而睡，帮着社员干农活、做家务。

农闲时节，早上 5 点，张富清就爬起来，一边忙
活一边交心。吃过早饭，他就举个喇叭喊开了：“8
点以前集合完毕，修路出力也记工分。”

上午 11 点和下午 5 点半，一天两次，开山放
炮，大家都要避险，回家吃饭。一来一回，要费不
少时间。有时赶不及，张富清就往嘴里塞几个粑
粑，灌几口山泉水。

“他跑上跑下，五十多岁的人了，身体并不好，
工作却特别认真。”曾和张富清在卯洞公社共事的
百福司镇原党委书记董香彩回忆。

一年到头，不到腊月二十八，孙玉兰很少能见
到丈夫的身影。有的时候，惦记他没得吃、没得衣
服，她就让孩子们放了学给他送去。

一次，大儿子张建国背了两件衣服、一罐辣椒
上山了。十来岁的孩子走到天黑还没赶到，只得
投宿在社员家中。第二天，等到天黑，父子俩才打
个照面。

老张是真忙啊！社员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这个从上面派来的干部，是真心为我们想啊！”

从抵制到触动，从被动到主动，群众在张富清
带领下肩挑背扛，终于用两年左右时间，修通了第
一条能走马车、拖拉机的土路。

后来，张富清要调走的消息传开了。临走的
那天，孙玉兰一早醒来，发现屋子外面站了好多
人。原来，社员们赶了好远的路，自发来送他了。

“他们守在门口，往我们手里塞米粑粑，帮我
们把行李搬上车，一直到车子开了，都没有散。”回
想当年的情景，孙玉兰笑得很自豪。

将心比心，张富清把老百姓对党和国家的期
望，都化作默默洒下的汗水。

以心换心，群众把对他的信赖与认可都包进
了一只只粑粑，修进了一条条路。

如今，原卯洞公社所辖的二三十个村，已全
部脱贫出列。当年张富清主持修建的道路，已拓宽
硬化，变成康庄大道；高洞几乎家家户户通了水
泥路。

粮食局、三胡区、卯洞公社、外贸局、建设银行……
从转业到离休，数十年如一日，张富清就像一块
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在来凤这片毫无关联的
穷乡僻壤，留下了一个人民公仆任劳任怨的足迹。

曾任卯洞公社党委副书记的田洪立记得，张
富清家的餐桌上常常只有青菜、萝卜、油茶汤，比
大多数社员的伙食都差。

可是，这个拥有“人民功臣”称号的转业军人
却毫不在意。

他心里只装着一个念头：“党教育培养我这么
多年，我能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党群关系密切
了，再苦也知足了。”

张富清完全有条件为自己的家庭
谋取便利，可是他没有。始终恪守“党
和人民的要求”，标注他共产党人的精
神境界

循着喧闹的城中街道，来到一座 5 层小楼，顺
着台阶上 2 楼，就是张富清老两口的家。

走进客厅，一张磨损破皮的沙发、一个缺了角
的茶几和几个不成套的柜子拼凑在一起。进了厨
房，几只小碗盛着咸菜、米粥和馒头，十分素淡。

这套潮湿老旧的房子是上世纪 80 年代，张富
清在建设银行工作时单位分配的。有人说这里条
件不好，他只是淡淡一笑：“吃的住的已经很好了，
没得什么要求了。”

比起过去，老两口总是特别知足。
在卯洞公社时，他们住在一座年久失修的庙

里，一大一小两间，20 多平方米，三张床挤了两个
大人、4 个小孩。一家人除了几个木头做的盒子和
几床棉被外，什么家当也没有。

“他家的窗户很小、又高，屋里不通风，光线暗
淡。他那时候分管机关，完全有条件给自己安排
好一点。”董香彩回忆：“张富清的大女儿患有脑膜
炎，因当年未能及时救治留下后遗症，这么多年来
看病花钱，他从来不找组织特殊照顾。”

“不能给组织添麻烦。”这是张富清给全家立
下的规矩。

上世纪 60 年代，国家正是困难时期，全面精简
人员。担任三胡区副区长的张富清动员妻子从供

销社“下岗”。
孙玉兰不服气：“我又没差款，又没违规，凭什

么要我下来？”
“你不下来我怎么搞工作？”一向温和的张富

清脸一板：“这是国家政策，首先要从我自己脑壳
开刀，你先下来，我才可以动员别个。”

孙玉兰下岗后，只能去缝纫社帮工，一件小衣
服赚个几分钱。手艺熟练了，就开始做便衣，一件
衣服几角钱，上面要盘好几个布扣。

回家做完功课，孩子们都要帮妈妈盘布扣。
到了后来，两个儿子穿针引线的功夫都毫不含糊。

有人替孙玉兰不平：他让你下来，你就下来，
不和他吵？

“这个事情不是吵架的事情，他给你讲，这是
政策问题，他把道理说明白，就不吵。”

那些年，张富清每月的工资，很难维持一家人
的生计。除了患病的大女儿，其他三个孩子下了
学就去拣煤块、拾柴火、背石头、打辣椒。

“衣服总是补了又补，脚上的解放鞋被脚趾顶
破，就用草裹住捆在脚面上。”小儿子张健全记忆
犹新。

相濡以沫，她理解他。可是，孩子有过“想不通”。
大儿子张建国高中毕业，听说恩施城里有招

工指标，很想去。张富清管着这项工作，不但对儿
子封锁信息，还要求他响应国家号召，下放到卯洞
公社的万亩林场。

荒山野岭，连间房子都没有，两年的时光，张
建国咬牙挺着，不和父亲叫苦。

小儿子张健全记得，小时候，父亲长年下乡，
母亲身体不好、常常晕倒，几个孩子不知所措，只
能守在床边哭……

张富清四个子女，患病的大女儿至今未婚，与
老两口相依为命；小女儿是卫生院普通职工；两个
儿子从基层教师干起，一步步成长为县里的干部。

子女们没有一个在父亲曾经的单位上班，也
没有一个依靠父亲的关系找过工作。孙子辈现在
大多在做临时工，一个孙媳妇刚刚入职距县城几
十公里的农村学校。

“父亲有言在先，他只供我们读书，其他都只
能靠自己的本事，他没有力量给我们找工作，更不
会给我们想办法。”张健全说。

有人劝张富清“灵活点儿”，他正色道：“我是
国家干部，我要把我的位置站正。如果我给我的
家属行方便，这不就是以权谋私吗？这是对党不
廉洁，对人民不廉洁，我坚决不能做！”

一辈子，“党和人民的要求”就是他的准则，
“符合的就做，不符合的就坚决不做”。

分管机关，他没有给家庭改善过住宿条件；分
管财贸，他没有为孩子多搞一点营养伙食；分管街
道，他没有把一个矛盾问题随意上交……

有一次，分管粮油的张富清把“上面”得罪了。
某机关的同志来买米，提出要精米不要粗

米。想到群众吃的都是粗米，又见对方盛气凌人，
张富清看不惯，没几句就和对方红了脸。

来人跑去告状，一个副县长来了，批评张富清
“太固执”。张富清很较真儿，回答说：“干部和群
众应该一视同仁，如果我给谁搞了特殊，就违反了
党的政策。”

战场上雷厉风行，工作中铁面无私。张富清
把一腔热情投入建设来凤的工作中，却把一个永
远的遗憾藏在自己心底。

1960 年初夏，不到 20 天时间，张富清的老家接
连发来两次电报：第一次，是母亲病危，要他回家；
第二次，是母亲过世，要他回去处理后事。

工作繁忙、路途遥远，考虑再三，他没有回去。
“为什么没有回去呢？那时国家处于非常时

期，人民生活困难，工作忙得实在脱不开身，只能
向着家乡的方向，泪流满面，跪拜母亲……”时隔
多年，张富清在病中，专门在日记里写下当年的心
境：“自古忠孝难两全，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怎能
因为家事离开不能脱身的工作？”

这就是张富清的选择：战争岁月，他为国家出
生入死；和平年代，他又为国家割舍亲情。

2012 年，张富清左腿突发感染，高位截肢。手
术醒来后，他神色未改，只自嘲一句：“战争年代腿
都没掉，没想到和平时期掉了。”

张富清担心“子女来照顾自己，就不能安心为
党和人民工作”。术后一周，他就开始扶床下地。
医护人员不忍：牵动伤口的剧痛，他这么大岁数怎
么承受？

令人惊叹！术后不到一年，88 岁的张富清装
上假肢，重新站了起来。

没有人见过他难过。只有老伴儿孙玉兰知
道，多少次他在练习中跌倒，默默流泪，然后又撑
起身体，悄悄擦去残肢蹭在墙边的血迹……

张富清的一生，从没有一刻躺在
功劳簿上。面对这样一位不忘初心、
不改本色的英雄，我们除了致敬，更应
懂得他的选择

2019年3月的一天，张富清家中来了两位特殊的
客人。他所在老部队、新疆军区某团从媒体上了解
到张富清的事迹后，特意指派两名官兵前来探望。

“门口的绿军装一闪，他就激动得挣扎起来，
双手拼命撑着扶手，浑身都在使劲，最后，硬生生
用一条腿站了起来！”回忆那天的情形，张健全的
眼眶湿润了。

年轻的战士朗读起全团官兵为老英雄写的慰
问信。他念一句，老伴儿就凑着张富清的耳朵“翻
译”一句。当战士念到“三五九旅”“王震将军”这
两个词时，张富清无需“翻译”竟听清了，先是兴奋
地拍手，后又激动地落泪。

为了迎接战友，张富清特意将军功纪念章别
在胸前。

望着父亲精神抖擞的样子，张健全偷偷抹去
眼角的泪水。他知道，这一生，如果说父亲有什么
个人心愿，那就是再穿一次军装，回到他热爱的集
体中去。

多少年了，这是第一次，他高调地亮出赫赫战
功。也是第一次，他能够面对战友，说说自己的心
里话：

“我们的新中国就要庆祝成立 70 年了，盼着我
们的祖国早日统一，更加繁荣昌盛，希望部队官兵
坚决听党的话，在习近平主席的强军思想引领下，
苦练杀敌本领，保卫和建设好我们的国家。”

临别，张富清又一次坚强站起，挺直脊背，向
老部队战友行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我看到老前辈眼里亮晶晶的。”新疆军区某
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陈辑舟回忆说，老人的眼中，
有久别重逢的喜悦，更有郑重交付的嘱托。

回到部队，他们把老英雄的故事讲给战友们
听，全团官兵热血沸腾。

“作为一名战士，我要像老前辈那样，苦练杀
敌本领，争当优秀士兵。”战士李泽信说。

“作为新时代的官兵，我们要发扬老前辈‘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
艰苦哪‘安家’。”干部胡妥说。

“英雄事迹彪青史，传承尚需后来人。”团政治
委员王英涛说：“历史的接力棒交到我们手中，一
定要传承好老前辈的优良传统，把胜战的使命扛
在肩头，猛打敢担当，猛冲不畏惧，猛追夺胜利，高
标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

张富清的事迹传开后，老人一次次拒绝媒体
采访，更不许儿女对外宣扬。后来，有人说，“您把
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比当年
炸碉堡的作用还大”，老人的态度“突然有了 180 度
的转弯”。

“有几次采访正赶上父亲截肢后的断腿疼痛
发作，他没有表露一点，连休息一下都不提，其实
早已疼得一身透汗。”张健全说。

从深藏功名到高调配合，张富清的选择始终
遵从初心。

他的心很大，满满写着党和国家；他的心又很
小，几乎装不下自己。

他去做白内障手术，医生建议：“老爷子，既然
能全额报销，那就用 7000 元的晶体，效果好一些。”
可张富清听说同病房的群众用的晶体只有 3000
元，坚持换成了一样的。

他把自己的降压药锁在抽屉里，强调“专药专
用”，不许同样患有高血压的家人碰这些“福利”。

他的衣服袖口烂了，还在穿，实在穿不得了，
他做成拖把；残肢萎缩，用旧了的假肢不匹配，他
塞上皮子垫了又垫，生生把早已愈合的伤口磨出
了血……

赫赫功名被媒体报道后，考虑到张富清生活
不便，单位上想把他的房子改善一下，他说不用；
想安排人帮忙照料，他依旧执拗，只有一句：“不能
给组织添麻烦”……

“我已经离休了，不能再为国家贡献什么，能
够节约一点是一点。”很多不通常情的做法，在张
富清看来，都有着理所应当的理由。

“他完全可以提要求，向组织讲条件。他完全
可以躺在功名簿上，安逸闲适地度过余生。”来凤
县委巡察办主任邱克权听说张富清的事迹后，利
用工作之余查阅大量资料，自愿承担起挖掘梳理
张富清事迹的工作。

从好奇到感佩，邱克权感到，越是走进老英雄
平淡的生活，越能感受到一名共产党员强烈的炽
热。“什么是不改初心，什么是淡泊名利，他就像一
面镜子，映照平凡中的伟大。”

张富清床边的写字台上，一本 2016 年版的《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格外引人注意。
因为时常翻阅，封皮四周已经泛白。

第 110 页的一段文字旁，做着标记——
“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品

格陶冶，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
官，始终做到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

什么是坚定信仰？什么是初心本色？张富清
用一生给出了答案。

新中国走过 70 年风风雨雨，张富清的岗位、身
份一再改变，始终不变的，是他对党和国家的无限
忠诚，对人民群众的赤子之心。

采访中，张富清多次强调：“在战场上也好，在
和平建设时期也好，我就是完成了党交给我的任
务，这都是我应该尽的职责，说不着有什么功。”

“泪流满面，这是何等境界”“赤子之心，感人
肺腑”“这才是真正的党员”……老英雄的事迹，朴
实无华，却直抵人心。媒体争相报道后，引起社会
广泛反响。

网民“周杰伦奶茶店”说：“六十多年了，不是
因为一次偶然，这位老英雄依旧会把曾经的荣誉
埋藏在心里。他只把自己当成一个幸运儿，那个
活下来替所有牺牲的战友领取那份荣誉的人。事
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穿上军装卫国，脱下军装
建设国家。所谓英雄者，大概如是吧。”

莫道无名，人心是名。
不断有相关机构向老人提出收藏他军功证书

的请求。
“我现在还舍不得、离不开，但是我想将来，还

是会捐赠给国家，因为这些本来就属于国家。”老
人袒露自己的“私心”。

精神富足、生活清淡、追求纯粹——
他的名字“富清”，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记者：唐卫彬 黄明 吴晶 张汨汨 谭元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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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岁老党员张富清的初心本色


